
追求语言美或成双刃剑
陈老萌

肖复兴先生著文 《写好一句话开

始 》 （2021 年 12 月 5 日文汇报 “笔

会 ” 版 ）， 强调写好文章需从语言起

步， 是每一位写作者的必修课。 此乃

至理箴言， 肖先生以做官比喻， 文字

不下功夫求精， 便是 “懒文”， 如同官

员懒政。 比喻得好!

肖先生是著名作家 ， 又教过大 、

中、 小学， 他分类列举了中外名家精

彩文句， 仅四千字文章， 例证竟多至

近三十个， 宁可不厌其烦， 以求循循

善诱。 文章援引诗人于坚作品： “大

道， 亮晃晃的像一把钢板尺， 水泥电

杆像刻度一样伸向远方 。” 肖先生评

析， 假设写成 “大道伸向远方”， 未免

流于陈词滥调。 他批评道， “我们见

到的很多文章很多书中， 都是这样写

的 ， 司空见惯 ， 见多不怪 ， 见而无

感。” 肖先生点中了懒文穴位。 老是一

句伸向远方， 审美疲劳了， 当然难有

美感。 以标刻度的钢板尺比喻笔直大

道， 新颖而形象多了， 胜过见惯的那

句 “懒文 ”。 显然 ， 语言上的懒与不

懒， 大不一样。

肖先生连续引述中国作家的佳句

还有 （外国作品译文的例句从略）：

“每次下到窖里拿土豆， 都有一

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 像是好多亲人 ，

在那里候着我。” “饭里没有了土豆，

就像没有了筋骨。” “当我独自穿行在

沙枣林中， 四面八方果实累累， 拥挤

着， 推搡着， 欢呼着， 如盛装的人民

群众夹道欢迎国家元首的到来。” “老

野鸡在远处发出 ‘克啦啦 ， 克啦啦 ’

的呼叫， 可能正在炫耀什么宝物。”

这些佳句多属于比喻新颖、 色彩

华丽的一路。 华丽固然颇具美感， 而

文学语言之美原本多姿多态， 不宜限

于某一种 。 就说华丽 ， 也不宜过火 。

肖先生赞赏的余华小说 《在细雨中呼

喊》， 写主人公老父， “浑浊的眼泪让

父亲的脸像一只蝴蝶一样花里胡哨”。

似乎过火了一点儿。 肖先生以为， 此

句若只写成 “浑浊的眼泪挂在父亲脸

上”， 便 “去掉了蝴蝶生动的比喻和通

感， 句子自然就干瘪无味了”。 窃以为

不一定就干瘪无味。 泪眼老脸， 拿花

里胡哨的蝴蝶来形容， 总怪怪的， 哪

里能生出什么语言美感来 。 而看似

“干瘪无味” 的挂着浑浊眼泪， 反倒摆

脱了花里胡哨的干扰， 简洁显豁， 有

助静心体悟老父脸上丰富的无声言语。

琢磨肖先生赞赏的这许多佳句 ，

感觉它们似乎为比喻和华丽所囿， 忽

略了其他修辞、 多样文风。 譬如 （恕

我也不厌其烦）：

写鸟： “一只灰鹤从灌木丛中飞

起， 像青衣抛出的一条华丽的水袖。”

（迟子建作品）

写水的涟漪：“你在水这边挠一挠，

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 ”（韩少功作品）

写路旁水洼： “有时凝结了薄冰，

朝晖映在其上， 仿佛在大地上做了一

份煎蛋 ， 给承受了一夜寒霜的他们 ，

奉献了一份早餐。” （迟子建作品）

女孩看一枚落叶： “金红斑斓的，

宛如树上的大鸟身上的一根羽毛。 她

透过这片叶子看太阳， 光芒便透射过

来， 使这片秋叶通体透明， 脉络清晰

如描， 仿佛一个至高境界的生命向你

展示它的五脏六腑。” （周涛作品）

肖先生引杜甫名句 “语不惊人死

不休” 以激励今人， 如果今人拼命求

奇追新， 难说符合诗圣的真谛。 那样

虽能收到新颖奇崛的效果， 但或顾此

失彼， 成为强扭的瓜。 古人还有句话，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达到此等境界

的平淡， 自有其质朴美、 素净美， 再

藏有弦外之音的话， 则另增语言张力。

写不好一句话， 原因不全在秉笔

时 “懒文”， 此非一日之寒， 根本更在

秉笔之前之后的欠缺修炼。 不经日久

语言修炼， 缺少学养而致素养的过程，

哪怕勤奋到丢命 ， 仍然难以如愿的 ，

并不关乎一时的懒与不懒。 肖先生提

到了汪曾祺， 汪氏堪称语言大家， 论

述语言的精彩言论不少。 他说过， 锤

炼语言像揉面。 那意思， 得专注在面

团本身下功夫， 不往面团以外骛求什

么 。 所以 ， 汪曾祺作品语言 ， 简洁 ，

传神。 单看一个一个字， 平常； 一句

一句话， 平常。 字连字， 句连句， 不

平常了， 很是耐人寻味。 看肖先生引

到的汪曾祺这一句： 热暑， “西瓜以

绳络悬之井中， 下午剖食， 一刀下去，

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 连眼睛都是凉

的。” 眼睛都凉了， 堪称神来之笔， 决

非临时冥思苦想能奏效 。 为文之道 ，

固然行文时不应掉以轻心， 然而临阵

磨枪不过是追求语言精美的微调而已。

大格局提升， 终究得依赖作者语言素

养， 经年累月练就的文字境界。 甚至

“功夫在诗外”。 一般作者学汪曾祺语

言， 往往徒具外形欠缺神韵。 因为没

有年深日久的功夫， 不及汪曾祺 “诗

外 ” 的练达人情 。 肖先生主张语言

“不同凡响”， 刻意追求语言美， 其实

刻意是柄双刃剑。 它可取处是胜于凡

响； 可虑处会带来审美负荷。 精妙在

乎刻意得恰到好处， 刻意到看不出刻

意， 即古人说的， “羚羊挂角， 无迹

可求”。 是的， 谈何容易！ 尽管太不容

易， 但仍然应该树作努力方向。 这么

说抬杠了， 肖先生， 乞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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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帆影
吴建国

1.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

出水珍品展》， 庚子年末， 在上海

博物馆二楼展出三个多月。 上海市民趋

之若鹜， 网上预订的参观券基本是 “秒

清”。 让很多参观者浮想联翩的是： 这

艘沉没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木

帆船， 是从上海的身边驶过的。

早在 1998 年前后 ， 沉船被发现和

打捞的过程中 ， 上海的考古界就投去

了关注的目光。 这艘阿拉伯商船史著里

没有记载， 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礁石旁

边 ， 于是 ， 沉船出水的时刻 ， “黑石

号” 名字也同时浮出了水面。 随船出水

的近七万件中国瓷器， 大多产自湖南长

沙的铜官窑， 也有部分是河北的邢窑、

河南巩义窑和浙江越窑的产品。 在一只

铜官窑烧制的青釉褐彩纪年碗外壁上，

有一行阴刻文字 ： “宝历二年七月十

六日”！

宝历二年即公元 826 年， 是我国中

唐时期， 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

刻。 这个时候， 阿拉伯商船满载着精美

的瓷器驶离了中国， 而守候在长江入海

口南岸边的捕鱼者， 默默地望着远去的

帆影， 然后低下头， 把竹编的一只只叫

“滬” 的器具， 插放在潮流中， 等待鱼

的进入， 用这样的方式捕鱼， 用这样的

方式生活……

2.
丝绸之路是汉朝张骞出使西

域开辟的， 出发点是长安 ， 到达

的地点是西亚及地中海沿岸。 七百多年

后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 走的还是这条

路。 而海上丝绸之路， 则 “是古代中国

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

道， 该路以南海为中心……形成于秦汉

时期， 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 繁荣于

唐宋时期”。 现在， 专家学者对海上丝

绸之路进行挖掘和研究， 把它和现在的

国家有关倡议联系在了一起， 大大提高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这也是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的时代背景。

联合国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是泉州 。 今天 ， 把外国商船经常到

达的广州 、 杭州 、 扬州 ， 都称为始发

港和目的港 。 而离上海最近的是杭州

和扬州 ， 对应的物品分别是茶叶和瓷

器 ， 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出口的两

大类物品。

———茶叶， 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

一大贡献， 杭州是茶的故乡， 成熟的制

茶工艺， 让杭州茶叶成了西方人爱不释

手的美物。 扬州没有瓷窑， 能成为中国

瓷器的出口基地， 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条件： 长江岸边的城市， 京杭大运

河穿城而过。 在中国， 船仿佛就是伴随

着瓷器应运而生的， 船运是瓷器最安全

的运输手段。 这是为黑石号装船运送瓷

器的场面：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 经湘江

进洞庭湖， 再入长江， 满帆截风， 扬州

到了； 北方所有的窑口， 则通过京杭大

运河到达扬州。

海上丝绸之路， 开展的是以货易货

贸易。 可以想象， 在扬州， 琳琅满目的

外来商品 ， 是古人视觉的盛宴 ！ 扬州

城 ， 是首都长安之外与杭州并列的都

市， 是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最为向往的

地方。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

幸名。” 杜牧正是这个时代的诗人， 他

曾在扬州做过官。 而比杜牧年长一百岁

的李白 ， 早就写下了 “烟花三月下扬

州” 的诗句。

其实所有季节， 扬州都适合人去旅

游和居住。 如果以长江为界在华夏大地

上划分南北， 古人认为： 北方的最南方

是扬州， 而南方的最北方不是金陵、 京

口， 一定也是扬州！ 扬州这里， 人文性

格里有北方的基因， 风物景致中是南方

的烟雨； 扬州这里， 市场最繁荣， 女人

最美丽， 米酒最醇香， 鱼虾最鲜美。

3.
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上海的影

响， 是通过杭州和扬州间接实现

的。 文化传播中包括了宗教和人类的梦

想， “黑石号” 带到中国的香料和每一

件物品里 ， 有人类的智慧和科技的进

步……这一切 ， 如随船带来的植物种

子 ， 逐步在东方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

事实上 ， 上海人口的构成 ， 主要来自

于杭州和扬州这两个城市圈 ， 而这两

个城市圈 ， 又都在良渚文化的范围 。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 ， 这里最早受到西

方文化的影响 ， 因此 ， 当中国的历史

翻开新的一页———“五口通商 ” 和 “割

让香港”， 那都是 《南京条约》 里的内

容———屈辱 、 悲愤 、 迷茫还是惊恐 ，

不管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 持有什么

样的态度 ， 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已经

开始了 ！ 这个时刻 ， 上海人似乎没有

迟疑 。 外国人早就来了 ， 上海人能够

和他们交流沟通 ， 包括今天让世人笑

话的洋泾浜英语。

上海和西方世界的紧密接触， 可以

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中断几百年后的延

续 。 上海同时面对内陆和海外两个市

场， 还有人员的交流， 和人员交流中带

来的财富流动， 这都是上海繁荣崛起的

重要因素。

4.
“黑石号” 沉船出水的珍品，

很多是文物级的国宝 ， 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 其中三件精美的巩义窑

青花瓷盘， 把青花料 （氧化钴） 在中国

瓷器上成熟应用的时间 ， 整整前移了

400 年！ 动摇了陶瓷界将元代青花称为

鼎盛时期的定论……这一切， 都让参观

者感到无比惊奇和振奋。 但在网上评论

区里看观众的留言， 却看到了上海人的

思考和担忧：

“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芒， 是人类前
行的灯塔”

“灾难时的遗存， 心痛后的慰藉”

“大清禁海， 大清亡国”

“走错航线的悲剧”

……

“黑石号” 是木结构缝合船， 母港

在西亚的巴士拉。 理论上说， 启碇返航

的时间是在公元 826 年中秋时节以后 ，

此刻 ， 是西太平洋上的风向从南风或

者东南风转向偏北的时候 。 《唐宋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图 》 上 ， 清晰标

注着远航帆船的航迹 ： 离开扬州后在

长江里顺流而下 ， 经过上海后进入东

海 ， 右转向南 ， 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南

海， 也可能停靠广州后再次进入南海，

然后穿越琼州海峡 ， 沿越南和马来西

亚近海航行 ， 进入新加坡海峡 ， 在新

加坡海峡的出口处 ， 右转进入马六甲

海峡 ， 然后进入印度洋……整个航线

紧贴着近岸 。 匪夷所思的是 ， 这艘阿

拉伯商船在新加坡海峡的出口处 ， 向

左转向 ， 朝卡里马塔海峡方向行驶 ！

这样的方向选择 ， 去路只有一条 ， 就

是从雅加达西侧的巽他海峡进入印度

洋 ； 这样的方向选择 ， 放弃了安全的

航线 ， 而距离却增加了八百公里 。 是

船长独断专行还是判断失误 ？ 是舵手

玩忽职守还是另有隐情？

今天， 研究探讨 “黑石号” 沉没的

原因， 可能也是上海的参观者观展的另

一个动因。

丝绸之路开通两千多年来， 人类的

命运 ， 从来没有像今天联系得如此紧

密， 科技已使我们的地球变成了一个村

庄。 丝绸之路的精神实质是开放， 而开

放就是让我们拥有全球的视野， 让我们

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人在上海，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

那就是上海人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

国际大都市的称号， 珍惜已经取得的成

就和生活方式。 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生

命， 舳舻千里的帆影则是上海生命的延

续， 所谓海纳百川， 不完全是用来为上

海这座城市命名的， 她也是上海人的胸

怀、 气度、 格局的代名词。 对于上海和

上海人， 脚下的土地就是一艘船， 你面

对的是一片永远的汪洋大海， 因此， 船

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水手。

———这是 “黑石号” 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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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洗澡
吴小东

去年 11 月 30 日， 在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刘庆邦老师写洗

澡的文章， 忽然觉得原来衣食住行之

外， 洗澡真的能成为一个人深刻或奇

怪的记忆 。 我是一个 80 后 ， 出生在

1988 年。 在读到刘老师这位 50 后的洗

澡回忆前一周， 我刚刚因为上海冷空

气的降临 ， 为了免去天冷洗澡麻烦 ，

向妻子申请了一次不洗澡 ， 也为此和

她回顾起了我们 80 后的洗澡记忆。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如皋 ， 一个水

乡小镇， 小时候洗澡 ， 虽然不像刘老

师那样因为节水而极其困难 ， 但也并

不方便。 在我和老婆的记忆里 ， 我们

都有一个叫浴帐的东西 。 浴帐 ， 是冬

天洗澡必备的。 用绳子把它穿好 ， 挂

起来， 围成一个圈 ， 空出一条缝作出

入口， 长长的大木桶放在里面 ， 就变

成了简易的洗澡间 。 妈妈会事先准备

好几瓶热水， 浴帐围好后 ， 就哗哗把

水倒进去， 一下子就热气缭绕 ， 腾起

白雾， 光溜溜的我就赶紧钻到大桶里，

洗个热水澡。 而此时 ， 爷爷或者奶奶

就在厨房里烧水， 随时为我补充热水。

小孩子洗澡， 向来很快， 加一次热水，

也就差不多了。 站起来的一瞬间 ， 会

不小心碰到浴帐上凝结的水珠 。 冷 ！

特别冷！ 这时候 ， 妈妈就会说 ， “快

钻到被窝里去！” 因为， 洗澡的地方 ，

就是我们的房间， 离床就一步之遥。

那个时候的洗澡， 没有舒服可言，

像打仗一样， 因为天冷 ， 害怕洗久了

感冒。 要想洗个舒服的澡 ， 还是得到

澡堂子。 如皋县城， 只有一个澡堂子，

在如今市中心儿童图书馆的位置 。 模

糊的记忆里， 跟着大人穿过一块厚厚

的藏青色棉布帘子 ， 一进去就觉得暖

和。 怎么洗的不记得了 ， 只记得一个

大堂里， 整整齐齐摆着好多躺椅 ， 上

面躺着光溜溜的大人们。 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澡堂子里叫卖的酒糟 。 一个小

小的铝制饭盒里， 上面是清清的汤汁，

下面沉着一层酒糟糯米 ， 吃起来非常

甜 。 这种记忆一直留在我的味蕾里 ，

现在的酒糟没有那个味道 ， 只觉得酒

味重。 那一次之后 ， 我很是期待着大

人们带我去澡堂子 ， 期待着吃澡堂子

里的酒糟 。 但是 ， 到澡堂子里洗澡 ，

毕竟要花钱，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小时候， 县城的澡堂子只有一家，

进澡堂子洗澡的记忆也只有那一次 ，

冬天洗澡的记忆就是这些 。 但夏天洗

澡 ， 可真就像刘庆邦老师写的那样 ，

充满了野趣。 只是 ， 我直到小学升初

中的那个夏天， 才享受到这种野趣。

2000 年的那个夏天， 二舅家门前

的鱼塘成了我们表兄弟几个的乐园 。

中午一吃完饭 ， 我们就泡到鱼塘里 ，

享受水里的清凉 。 鱼塘有两半 ， 一半

深挖， 一半浅挖 ， 浅挖的半边中间还

留了块地， 像是个小岛 。 一开始 ， 我

们都是在浅挖的那半边玩 ， 小伙子们

站在里面， 可以露出肩膀以上 ， 其他

全都泡在水里 。 水上面太阳晒着 ， 水

面波光晃眼， 水下面则凉凉的 。 在鱼

塘里， 只要不淹死 ， 大人们随便我们

怎么闹。 有一次 ， 我们扶着塘中岛的

岸边， 比赛扑腾腿 ， 表哥一脚踢出了

一条大花鲢。 可怜的鱼儿 ， 成了那天

晚上的花鲢豆腐汤 。 外婆把鱼汤炖得

特别白， 味道我不记得了 ， 但是之后

的第二天 、 第三天 、 第四天……我们

都开始使劲儿扑腾 ， 希望再跳出一条

鱼来。 可惜的是， 再没有鱼儿出水了。

暑假里， 因为玩水 ， 洗澡就变得简单

了。 玩到太阳快落山 ， 外婆喊我们吃

饭， 一个个拖着湿漉漉的沉重的身子

上岸， 在二舅家的天井里 ， 打一桶井

水， 浇一浇自己 ， 擦一擦 ， 换一条干

净的短裤， 就结束了。

快乐的 、 玩水的暑假 ， 在我读初

二的时候结束了 ， 因为即将到来的初

三， 我面临着中考 。 还没有开学 ， 就

被初三班主任提前叫回学校 ， 要求练

字、 做奥数题， 尽快适应初三的生活。

也是初中的时候 ， 我发现澡堂子不止

一家了。 光我们初中周围， 就有两家。

一家在学校西边马路上 ， 比较朴素 。

一家和学校隔了两条马路 ， 挂着霓虹

灯招牌， 显得高档些 。 冬天里 ， 我可

以拿着爷爷给的五块钱 ， 和小伙伴们

一起去朴素的这家澡堂子里洗澡 。 只

是， 有一次发现有人在澡堂子里拉屎

之后， 就再也不去那家了。

后来 ， 一次周五晚上补习课结束

后， 我有机会进了挂霓虹灯的那家浴

室。 爸爸骑着摩托车过来接我 ， 看着

时间很晚了， 就决定顺便带我去洗个

澡再回家。 这间浴室的门面在地上一

层 ， 洗澡的地方在地下 ， 灯光昏黄 。

和朴素的那家不一样 ， 这里多了个选

择 ， 有雅座 ， 价钱是二十块一个人 ，

可以搓澡 ， 不用自己带肥皂洗发水 。

爸爸带我进了雅座 ， 因为这次洗澡是

临时起意， 没有带洗浴用品 。 进了雅

座， 爸爸又问我饿不饿 ， 说是 “饿洗

头饱洗澡”， 饿了的话先吃点东西。 雅

座里， 可以点菜吃饭 ， 我是第一次经

历。 我当然是饿的 。 爸爸给我点了份

鸭腿饭套餐， 也是二十块。 他告诉我，

他吃过饭了， 看着我吃完 ， 爷俩就去

洗澡了。 回到家 ， 妈妈问为什么这么

晚 。 爸爸说 ， 带我洗澡去了 。 然后 ，

爸爸告诉妈妈 ， 他饿死了 ， 赶紧弄点

吃的给他。 我听了 ， 愣住了 。 他笑着

说， 一份饭， 那么贵 ， 我才骗你说吃

过饭的。 这次洗澡 ， 一共六十块 ， 让

我记住了爸爸对我的爱 、 他的节省 ，

还有我们家的拮据。

再后来 ， 我读了高中 ， 在离家车

程一小时的白蒲镇 。 在学校洗澡并不

方便， 我的高二同桌 ， 因为和高年级

的学长抢一个淋喷头 ， 被打成了熊猫

眼 ， 他妈妈还特地到学校来讨说法 。

而我为了省事 ， 冬天洗澡的频率变成

了一个月一次 ， 每次学校放月假回家

才去澡堂子洗澡 ， 狠狠地搓一搓身上

的泥儿。 那时候的澡堂子 ， 比初中时

候多了， 在离我的初中大概两公里左

右的地方， 又多了两家 ， 一家叫曙光

浴室， 一家叫环东浴室， 都是平民价，

七块钱洗澡， 五块钱搓背。 我们洗澡，

也就是洗光澡 ， 搓背靠自己 ， 或者一

起来的小伙伴。

第一次实现冬天的洗澡自由 ， 是

大学的时候。 2006 年 9 月， 我到了徐

州， 就读于中国矿业大学 。 我们住在

泉山脚下， 云龙湖畔的新校区 ， 宿舍

是两室一卫 ， 独立的卫生间配备了电

热水器， 无论春夏秋冬 ， 只要想洗澡

就可以洗。 刚入学的时候 ， 我觉得所

有的大学都像我的矿大一样 ， 学生可

以随意洗澡 。 但是跟高中同学们交流

之后才发现 ， 矿大这样的条件并不是

所有大学都具备的 。 同城的徐州师大

还是要进大浴室 ， 在北京读大学的同

学洗澡要在澡堂子里刷卡计费 ， 而妻

子就读的华东师大也是在本科生公寓

的公共卫生间洗澡 。 尽管各有各的不

便， 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像刘庆邦

老师那样， 对澡堂子那么新奇了 。 而

刘老师所写的煤矿澡堂， 我也经历过。

大学毕业， 2010 年 7 月， 我到内

蒙古的煤矿工作 ， 确实是只要下矿就

必须洗澡， 不然黑不溜秋的 ， 没法见

人。 不过， 我是文职 ， 很少下矿 ， 一

开始并不敢去矿上的澡堂子洗澡 。 因

为不下矿， 去澡堂子洗澡就会显得特

别的名不正言不顺 。 但尴尬的是 ， 因

矿而建的矿区住宅里 ， 自家卫生间里

设浴室的并不多 ， 我前后租住过的三

套房子里都没有浴室 ， 只有马桶 。 于

是洗澡又成了尴尬的事 。 起初我跟着

同住的学长或年长的同事去澡堂蹭澡。

再后来， 时间一长 ， 也觉得自己是矿

区的一分子了 ， 就敢独立去澡堂子洗

澡了， 站在淋喷头下面 ， 看着刚出井

的同事们从黑变白 ， 看着矿区小朋友

们戏水打闹……

如今 ， 不只是在上海 ， 在老家 ，

冬天洗澡也自由了 。 2016 年的时候 ，

我的初中变成了我们家拆迁后的安置

小区， 周边的浴室 ， 因为家家户户的

洗澡自由而生意惨淡， 只剩下一家了。

那间曙光浴室 ， 还服务着周边小区和

农村。 我们还保持着过年前去浴室洗

一次澡的习惯， 和初中时候没有区别，

但一切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①唐·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 ， 上海

青浦青龙镇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②唐· 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 陕

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③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碗， 新

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释文： “孤雁

南天远， 寒风切切惊。 妾思江外客， 早

晚到边停。”

均选自上海博物馆 《宝历风物： 黑

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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